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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這次的假日旅程，是從海濱的渡假地穿過沙漠的舊公路進入古老的西部城鎮。



旅程漫長而炎熱，即使他們坐在裝有冷氣空調的大巴裡開向想像中必看的獨特的西班牙南部城鎮，瑞麗仍然無法忍受毒辣的太陽通過大窗戶折磨著她的皮膚。



她十六歲，正和她的家庭一起度假。她的兄弟盧坐在她前面，熱切的盼望著這次的旅行。



她不明白為什麼？



一些老舊的西部城鎮為旅遊者進行了重建，它們到處都是。為什麼他會這麼感興趣？



她對她的朋友克裡斯蒂娜微笑著，她就坐在她旁邊。



她們是同班同學，總是在一起。



瑞麗和克裡斯蒂娜勸說他們的父母今年一起度假，他們都同意了。



他們在西班牙的海邊露營了一個星期，那些在海灘上睡覺和跳舞的夜晚真是太棒了。



她和克裡斯蒂娜都覺得西班牙男孩非常可愛，即使他們不會說英語而女孩們也聽不懂西班牙語。



無論如何，愛是一種國際的語言，誰會擔心呢？



但是，真令人驚奇，他們離開讓人動心的海灘，在炎熱的日子裡在沙漠中央的一輛大巴士上做什麼呢？



他們七點就出發了，他們的父母一路閒談著，盧看著他的愚蠢的漫畫，瑞麗和克裡斯蒂娜則忍受著炎熱打著瞌睡。



瑞麗回想著她們前幾天在海灘上遇見的可愛的男孩，他們看起來黝黑而神秘。



瑞麗坐在那裡想著他們，開始感到性慾，幻想著他們的身體和他們想對她和克裡斯蒂娜做的事情。



她感覺到她的肉縫變濕了，希望可以僅僅稍微摩擦一下自己。



昨天，她和克裡斯蒂娜已經互相幫助對方徹底刮光了她們的陰部。



她們穿著三點式的泳裝，只能遮蓋住很少的部分，所以她們大膽的彼此刮掉了陰毛，真的令人興奮。



然而，她們很怕被他們的父母或盧發現，希望能保住秘密，直到它再一次長出來。



現在，她可以感覺到她的棉內褲毫無障礙的摩擦著她敏感的陰唇。



她的內褲已經濕了，她希望今天已經穿的是一件比較長的裙子，而不是現在這條幾乎不能蓋她的屁股的。



「妳在想什麼？」



當克裡斯蒂娜看著她心不在焉的在位子上來回的摩擦著她的屁股時，在她耳邊吃吃地笑著說。



「哦，只是……妳不感到無聊嗎？」瑞麗微笑著把她的裙子稍微拉下了一點。



「當然！」克裡斯蒂娜嘆息著閉上了眼睛：「人們到在這裡幹什麼？為什麼我們不留在海灘上？」



「好吧，那裡一定有些什麼！」瑞麗看著窗外說。



幾輛裝滿了遊客的大巴正向同一方向開著。即使有什麼，那地方也一定塞滿旅遊者。



她看了看車裡，乘客裡有一半明顯是西班牙人，可能是來自西班牙其他部份的旅遊者。



許多家庭正熱烈的討論他們要去的地方的說明書和旅行指南。



瑞麗試著傾聽他們的討論，但是她附近的人說的不是西班牙語就是德語，瑞麗和克裡斯蒂娜都聽不懂。



昨晚她們出去前，她們的媽媽給了她們一些說明書和檔案，告訴她們要仔細看，但像往常一樣她們沒有理睬就去跳舞了。



她們昨晚很晚才回家，當遇到克裡斯蒂娜的媽媽時只好說她們已經看過了。



「妳看了妳媽媽給我們的檔案嗎？」瑞麗問。



「啊，沒有，我想我們把它們留在房間裡了！妳看了嗎？」



「沒有！無論如何，它不過是類似加州的西部。記得我們去那裡的時候嗎？」



「是的，一些牛仔和假印地安人！」克裡斯蒂娜再一次嘆息著，這真是一個無聊的日子。



女孩們繼續談論了海灘上的男孩一個多小時，直到西班牙女導遊走過來把一份表格發給了所有的乘客。



導遊年輕而美麗，赤裸著胸部，小巧的金色乳環穿在她兩個漂亮的粉紅色乳頭上。



她的裙子非常短，當她在瑞麗前面彎下腰時，瑞麗看到她性感而整潔的私處刮的乾乾淨淨，一個掛著標籤的陰環穿在她的陰唇上。



瑞麗和克裡斯蒂娜看著粉紅色的表格，上面大部分是西班牙語，她們只知道那裡該填寫她們的名字和護照號。



瑞麗想，就想在機場一樣，這個愚蠢的國家各處都是繁文縟節。



「妳昨晚好好看了我給妳的檔案嗎？」瑞麗的媽媽急切的在女孩的後面的位子說，她們機械的點了點頭。



「當然，沒有問題！」



瑞麗和克裡斯蒂娜吃吃地笑著。



她們不想讓她們的媽媽知道她們沒有看說明書，所以只好假裝知道正在填的表格的內容。



在她們的名字下面有一些選項，但是女孩們不明白意思。



瑞麗探頭看了看過道另一邊的一個西班牙女孩和她母親的表格，然後在自己的表格上勾了相同的選項，克裡斯蒂娜也同樣選了它。



「妳確定知道自己的權利嗎？」



當導遊沿走廊來收集表格時，克裡斯蒂娜的媽媽說：「不需要我看看它嗎？」



「沒問題，我知道！」克裡斯蒂娜說。



她不想讓媽媽知道她們犯的錯誤。無論如何，不過是她們不能從西部城鎮偷東西或類似的宣告，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女孩們把表格交給了導遊，她簡單的看了看後對她們微笑了一下，然後把表格交給她們的媽媽讓她們簽字。



「女孩，妳確定妳讀了我給妳的說明書嗎？」瑞麗的媽媽探出身子對她們說。



「是的，我們讀了！」瑞麗說，知道她們不能承認說了謊，否則會有許多的麻煩。



「好，好吧。妳們比我想的勇敢！」



然後，她簽署了她的女兒的表格，克裡斯蒂娜的媽媽簽署了她的女兒的表格，她們把表格還給了導遊。



「她是什麼意思？」瑞麗緊張地對她的朋友耳語到。



「我不知道！別管她們。」克裡斯蒂娜回答。



最後，大巴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停在西部城鎮入口外一個滿是灰塵的停車場上。



遊客們下了車，導遊給他們每人的脖子上掛了一個標籤。



瑞麗注意到家裡的其他人都是綠色標籤，而她和克裡斯蒂娜則是紅色標籤。



她看了看周圍，發現她們不是唯一帶紅色標籤的，周圍的乘客有三分之一也是，但好笑的是她們全都是女孩或女人，年齡都沒有超過三十歲。



「好吧，女孩，既然妳已經決定參加表演，我想我們一會兒會在裡面的某個地方看見妳的！」瑞麗的爸爸微笑著給了他的女兒一個擁抱。

「是的，我們為妳感到驕傲！祝妳好運！」克裡斯蒂娜的媽媽說著也擁抱了她的女兒。



「是的！再見！」克裡斯蒂娜吃吃地笑了和其她的女孩一起向她們的家庭告別。



剩下的人和從其他大巴上下來的遊客一起跟著導遊向入口走去。



「好吧，我們不用和父母度過一整天了！」



瑞麗摟著她朋友的肩膀笑著說：「讓我們參觀紀念品商店去。」



「是的，不過他們的意思是……？」克裡斯蒂娜聳了聳肩和瑞麗一起走向入口。



所有帶綠色標籤的客人都已經消失在木頭的房屋群中。



瑞麗可以看到遠處千篇一律的西部建築，順著主要大街分佈著酒吧、理髮店等所有吸引遊客的圈套。



城鎮門口站著六十或七十個帶紅色標籤的女孩和女人，她們挨個通過一些牛仔打扮的男人。



當然，從她的位置瑞麗無法看清楚女孩隊伍的前面，她們好像換了什麼別的東西才進門。



然而，當她看見一個半裸的女孩在牛仔後面脫著衣服時，女孩開始不安起來。



「我猜我們必須打扮成女牛仔的樣子！」克裡斯蒂娜說。



「啊，並且變成表演的部份，就像爸爸說的一樣！」瑞麗點頭說。



「嗨，妳看那個？」克裡斯蒂娜突然指著一輛從入口的另一邊進入城鎮的舊馬車說。



她們只看見它幾秒鐘，但她們毫不懷疑看到了十個或更多的全身赤裸的女孩被裝在木製的馬車籠子裡運走。



「怎麼……這是一場表演嗎？」瑞麗說著明顯緊張了起來。



女孩回過頭想走回大巴，但她們被後面的許多其她女孩推動著向前走去。



她們大部份是西班牙人，而且全都談著天歡笑著，好像非常期望進入。



瑞麗第一個穿過門，她的標籤被牛仔檢查了一下。



他用西班牙語說了一些話，不過她並不明白，於是他指了指前面的一大群女孩，她們正自己脫去衣服。



她不情願地加入她們，等著克裡斯蒂娜過來。



「我想我們應該……啊……脫光！」克裡斯蒂娜說著開始慢慢地開始解開她寬鬆的上衣的鈕扣。



瑞麗沒有動，但挨著她的一個西班牙女孩一邊脫下她的內褲，一邊用差的英語說：「妳……脫衣服！」



「我想妳是對的！」瑞麗嘆息著開始解開她的衣服。



幾分鐘後，她們倆和其她女孩一樣全身赤裸的站在了灼熱的太陽下。



她們學著其她的女孩，把她們的衣服和鞋子放進了門邊的木桶裡，光著腳站在滾燙的沙子上等待著進一步的發展。



「我們以後怎麼找到自己的？」當她把她的衣服和鞋子放入桶裡時克裡斯蒂娜問。



「我的意思是它們都混在一起了！」



「我不知道！」瑞麗的聲音顫抖著，她無法相信正在發生的事情。



一個牛仔做著手勢，讓女孩們跟他來到一輛和她們剛才看到的很像的馬車旁。



瑞麗、克裡斯蒂娜和至少十個和她們年齡相仿的女孩一起被推到了籠子裡。



門猛的被關上，馬車慢慢的離開。瑞麗和克裡斯蒂娜被擠到了籠子的一邊，她們的胸部挺立在木欄杆的中間。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坐下，因此她們完全暴露的站在那裡。



她們看見其他的遊客從汽車上下來，走進了西部城鎮的街道。



當馬車緩慢的經過他們時，多數的遊客微笑和和她們打招呼。籠子裡的一些女孩也回應著和街道上的人說話。女孩們在城鎮裡進行著一個真正的旅遊，瑞麗強迫自己相信這是表演的一部份。



女孩們的情況越來越悲觀。這裡是無政府的食人地區，她們在歐洲的一些國家曾經聽說過。



因此，在她們去之前，她們的媽媽要求她們讀導遊說明。現在，她們不知不覺的參加到了這場活生生的表演中。



女孩迅速的交流著，她們或許無法活著離開這個地方，除非她們能找到他們的家庭並讓他們幫忙。



不知何故，當她們吊著三個赤裸的女孩的老舊絞刑架時瑞麗並不感到驚訝，她們排成一排，踢著腿抽搐著。



裸體的女孩和女人在台下排成一長隊等著輪到她們。



三個女孩被反覆的拉起和放下，健康的肉體瘋狂的扭動著，胸脯為了維持生命而劇烈的起伏。



女孩們的舌頭長長的伸了出來，身上的汗水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許多觀眾在女孩慢慢被吊死的娛樂中高聲歡笑和叫喊著。



馬車經過了烤肉區，看起來女孩的肉被用來招待遊客。



當瑞麗看見全部的情況時，她的心臟劇烈的跳動著、幾乎要昏倒過去——



在填滿了煤的烤坑上，穿刺好的女孩慢慢地旋轉著，閃亮的油脂從女孩的身上滴到了火中，濃郁而甜美的烤肉芳香充滿了空氣。



馬車走的更近了，瑞麗可以清晰的看見穿刺燒烤的女孩，她們曾經美麗的裸體在火上逐漸變成了金黃色，優美的曲線上的皮膚變的像炸豬肉皮一樣鬆脆，可口的芳香使她流出了口水。



離她最近的一個女孩還在蠕動著，她好像正對她微笑。



「克裡斯蒂娜，妳看到了嗎？我想那女孩剛剛在對我微笑！」



令人驚訝地是，籠子裡的其她女孩的在看到烤肉區後明顯開始興奮的高聲說笑起來，並且彼此指著她們自己身體的不同部份。



「我想她們正在討論烹飪的方法！」克裡斯蒂娜嚥著吐沫說。



「我知道，這真是太……我們正在去……！」緊靠著瑞麗站著的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西班牙女人打斷了她的話。



她托起瑞麗的左乳房，用手秤著它的重量。



空間太擁擠了，瑞麗無法後退而躲避女人粗魯無禮的手，克裡斯蒂娜高興的看著。



女人微笑著說了些西班牙語，周圍其她幾個女孩笑著開始輪流撫摸她的胸部。



瑞麗有著巨大的C罩杯的胸部，和她苗條的身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她驚訝的發現她對女孩們討論她的胸部感到非常的自豪。



「我想她們正在訂定關於妳乳房的計畫！」



克裡斯蒂娜笑著說，而瑞麗無法不笑著回應。



即使女孩們一句都聽不懂，但當大多數的其他女孩顯然在享受這個環境的時候，她們也逐漸融入了其中。



西班牙女孩的胸部都比較小，白種美國女孩有趣的身體和獨特的巨大乳房無疑是大家的焦點。



克裡斯蒂娜也忍受著女孩們撫摸她的乳房。她們相當大，並且比瑞麗的柔軟。



在這奇特的情形下，瑞麗一邊用手揉搓著克裡斯蒂娜的大胸部一邊開玩笑說：「啊，是的，我想我們的這些將會和洋蔥一起烤！」克裡斯蒂娜吃吃地笑…



一邊閒談著一邊享受著旅程，她們經過了有一些女性被恥辱的展示和屠殺的地點。



緊靠著烤肉區的是斬首區，女孩被巨斧或斷頭機切下了頭。



然後，她們經過一個小山坡，十幾個女孩被呈X形釘在路邊排成一排的十字架上。



一個女孩的雙手已經被釘好，一個男人正把鋼釘敲進她的小腿了，瑞麗甚至能聽到她的腿骨裂開的聲音。



大部分的女孩看起來都還活著，但皮膚已經被曬的起了皺紋，雙眼無神的看著馬車經過。



克裡斯蒂娜激動的說：「我知道這個，這是製作肉乾的地方。太陽和熱風會徹底乾燥她們，但會花上幾天工夫，她們每天被餵一點營養以維持生命。一但她們完全風乾，就會被切成乾肉條。在她們的皮膚下只有瘦肉而沒有任何脂肪，這比人工烘乾的好吃多了。」



瑞麗喘息著看著十字架上女孩們的臉，她們沒有任何表情，既不高興也不遺憾，她們已經接受了她們是豬肉乾的命運，無論如何她們沒有其他選擇。



在前面的區域裡，她們看見了女孩彼此用真正的刀劍或手槍決鬥。很明顯，在這裡女孩只是娛樂和肉，這個想法讓瑞麗和克裡斯蒂娜在剩下的時間裡既生氣、恐懼又興奮。



「啊，啊！！」



當她們到達最後的目的地時，牛仔們大叫著。



在大街的盡頭是一個巨大的露天候宰籠，圍欄只是木柵欄，但附近有些看來非常結實的牛仔持槍守衛著。



候宰籠裡關著了一百多個赤裸的女孩和女人，等候著她們的命運。



馬車卸下了貨，女孩們被趕進了候宰籠前的一個斜坡裡。她們排成一行等到著進去。



兩個牛仔挑出很少幾個沒有刮毛的女孩，很快地用電剃刀像剃羊毛一樣處理了她們。



「很好，我很高興我們昨天自己做了！」當瑞麗看到了牛仔們像對待動物一樣粗暴的剃光女孩時間嘆息著。



「是的，真是一個巧合！」克裡斯蒂娜點著頭完全同意她朋友的意見。



在她們前面有幾個女孩，站在肉秤上秤著重量。



當女孩們站在炎熱的陽光下閒談著，突然聽到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她們在那裡，還沒有分好等級！嗨，女孩們！」瑞麗聽到了媽媽的聲音。



女孩們回過頭看著他們的家庭，在欄杆的另一邊熱切的看著她們。



「嗨，媽媽！」瑞麗不知道要說什麼。



「好吧，我想妳們兩個早就計畫好了，哼！？」克裡斯蒂娜的媽媽微笑著把手伸過欄杆輕柔的愛撫著她的女兒光滑的陰阜。



「我真沒有猜到！」



「對，我也感到驚訝，不過還是為妳感到非常的驕傲！」



瑞麗的媽媽微笑說：「但是，盧有一點失望！」



「啊，真的，為什麼？」瑞麗問，非常驚訝她的兄弟會關心她。



「是的，好，我們最好現在告訴妳！」她的媽媽譏笑著：「實際上我們已經讓盧計畫在一次內部聚會上拍賣上妳的肉體，讓妳吃一驚！」

「什麼？妳怎麼能……？」瑞麗現在真的生氣了。



她的親父母想要把她的身體賣作肉。即使這次她們沒有偶然成為志願著，她們也會被屠宰掉。



「無論如何，妳使我們非常驚訝！」她的母親掃視著女兒的裸體，不理睬她的抗議而繼續說著：「非常令人驚奇！」



「怎麼樣，妳希望怎麼被處理？」克裡斯蒂娜的媽媽說。



「妳有比較喜歡的幻想嗎？」



「啊，好，也許是……斧頭？」克裡斯蒂娜說著，覺得這會迅速而沒有痛苦的殺掉她。



「哦，我明白！」她的母親說：「好吧，不過我希望妳被吊死或活著燒烤！雖然這麼說對妳很殘酷，親愛的，但這樣才比較有看頭！」



「媽媽，妳能不能和守衛說讓我們把瑞麗穿刺燒烤！」盧突然說。



他聚精會神的看著籠子裡的的赤裸女孩們，突然覺得看著他的妹妹在煤上旋轉會非常的棒。



瑞麗狠狠的看著他，但這只使他更堅決了要看著她活著被穿刺。



「啊，我猜不行！既然她們已經成了志願者，就不再屬於我們了。對不起，盧，我們必須等著看牛仔的決定！哦，這是妳們的機會，女孩們！無論他們決定怎麼處理妳們，我們都會來看的！」瑞麗的母親說。



「是的，就算我們錯過了妳們的屠宰，至少我們會品嚐妳們的肉！」她的爸爸補述說。



他和克裡斯蒂娜的爸爸像盧一樣仔細的欣賞著欄杆後面的赤裸的女孩們，不過他們看起來更關心他們自己的女孩。



「好的，謝謝，我想也是這樣！」瑞麗和她的家庭說了再見。



她茫然的看著克裡斯蒂娜走到她們面前的大秤上秤量重量。



二個圍著骯髒的的沾滿血腥的屠夫圍裙的男人記下她的數據並迅速的用他們的大手測試她的肉質。



最後，他們在一個穿著小環的白色塑料標籤上寫下一些數字和編號，然後用手持射釘槍把小環釘在了克裡斯蒂娜的陰唇上，她尖叫著被推進籠子。



瑞麗得到了相同的處理，和她的朋友一起站在欄杆後面看著馬車不斷的送來新的女孩。



「好吧，我從沒有想過在這裡穿陰環！」瑞麗笑著拿起了她的陰道標籤。



「你看，它不像想像的那樣痛苦！」克裡斯蒂娜說著也開始研究她的標籤。



「我們現在是真正肉了！」瑞麗嘆息著：「妳感覺怎麼樣？」



「啊，實際上很好！我的意思是，妳聽到我們的父母的話了，無論如何我們都會被屠宰，畢竟現在給了他們一個驚訝！」



「是的，也給了我們自己！好吧，我很高興盧沒有辦法得到他想要的了！」瑞麗微笑著。



突然，一個長著雀斑的紅頭女孩靠在圍欄上加入了她們。



「哈羅，妳們是英國人嗎？」女孩用完美牛津腔英語優雅的問道。



「不，我們是美國人！」瑞麗說：「為什麼妳在這裡？」



「哦，我志願來參加的！」她微笑著：「這地方真令人驚奇，不是嗎？」



「我想也是！」克裡斯蒂娜向女孩介紹了她和瑞麗。



女孩叫勞拉，十七歲，非常好客，有著一對圓形的大乳房和一個鼓脹的陰部。



她在這裡明顯非常興奮。



她們知道了她非常想被選為烤肉，但她的父親試著想把她吊死，所以她就成為了志願者來試試運氣。



「無論如何，吊死也不太壞！」她說：「我的意思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從下面看著妳為了生存而掙扎和扭動，真刺激！」



「也許妳說的對！」瑞麗贊同的說。



數以百計的赤裸著的女孩站在炎熱的太陽下，空氣中充滿了少女的汗香和尿臭。



路過的人們像看動物一樣的看著她們，瑞麗和克裡斯蒂娜心知肚明自己將會被屠宰後吃掉。



牛仔們騎著馬開始進來挑選，他們用鞭子把選中的女孩趕向斜坡，一輛馬車停在門口等候著她們。



偶爾有些女孩不順從，他們就會用力鞭打她們，直到她們移動。



或者，他們用套索套在女孩的脖子上，把她們拖到外面。



大部分的女孩只需要一鞭子就服從了，但其中一些顯然喜歡品嚐像牛一樣被套索拉著的滋味。



女孩們因為站在欄杆邊上而沒有著急奔跑，她們覺得她們最後才會被選中。



她們不想要分開，所以每當牛仔進來挑選女孩時，她們都站在一起。



當最後的時間到來時，她們希望一起被處理。



「好吧，我覺得現在該是我試試機會的時候了！我不能再站在這裡忍受這種刺激！」勞拉說著把她的紅髮甩在腦後，向剛剛進入候宰欄的兩個牛仔走去。



她最後一次回頭看著女孩們說：「我希望這次是挑選烤肉！」



「祝妳好運！」瑞麗笑著回答。



勞拉走到已經捉住了三個女孩的一個男人的馬前，他顯然接受了她，用他的馬鞭把她們趕上門口的斜坡。



在那裡，女孩們的雙手被綑在背後，抬起來裝進馬車的籠子裡。



瑞麗和克裡斯蒂娜看見勞拉和十幾個和她差不多大小的女孩被運出籠子面對她們的命運。



「嗨，女孩，妳們好嗎？」當她們看著勞拉上車時盧偷偷的走到了她們的身後。



「妳那裡的標籤好漂亮！疼嗎？」



「不，當然沒有！」瑞麗很快地回答，急切的希望不要讓他知道她們的任何痛苦和悲傷。



「好吧，無論如何，媽媽讓我和妳們打個招呼，如果妳們仍然沒有被選中的話！」



「啊，是的，現在還沒有！你知道最後被運走女孩的要去哪裡嗎？」她很好奇勞拉最後的歸宿。



「讓我看看！」



盧對著明亮的太陽迷著眼眼睛試著尋找馬車：「啊，我想她們被送去絞架了。爸爸和媽媽正在它對面的一間咖啡館裡喝茶，觀著女孩們搖擺著娛樂！他們希望妳也在那裡結束！」



「我知道了！他們真仁慈啊！」瑞麗諷刺著，但這對盧沒有任何影響。



像他們的父母一樣，他只關係女孩的處理方式而對她們沒有任何的同情。



「我必須走了，女孩們，如果妳們想要我們觀賞就快點被挑中，因為我想我們不會再留在那裡太久！」盧說著準備離開。



「嗨，你們正在那裡吃午飯，對嗎？」克裡斯蒂娜喊著，盧一邊跑開一邊點了點頭。



「我們最好現在就去！」瑞麗嘆息著，她畢竟不希望在全部都是陌生人的面前被吊死。



此外，如果她無論如何都會被處理，她想要她的父母可以品嚐到她的肉。



「哦，我想妳是對的。讓我們試著下次一起被選中！」



克裡斯蒂娜同意了，和她的朋友一起走到了柵欄的中間。



其她的女孩，許多是姊妹或母女，也站在那裡等著一起被選中處理。



稍後，牛仔們回來了，女孩們在周圍奔跑和歡笑著，一些試著逃脫，另一些則試著被一起挑選。



瑞麗看見克裡斯蒂娜被其他三個騎在馬上的牛仔抽打著屁股逼迫著奔跑。



她試著趕上，但被另一匹馬撞上了。



幸運地是，她在第三匹馬前面爬起來加入了另兩個女孩，和她的朋友一起被趕進入了斜坡。



當捕捉結束後，她們和另外十個女孩一樣雙手被綑在背後。



被捉住的大部分是和瑞麗、克裡斯蒂娜年齡差不多的女孩，但是也有二個母親，一個有一個女兒和另一個有二個女兒。



她們幸運的被一起選中，快樂地交談著被推進馬車。



「我很奇怪她們是否知道我們要去哪裡？」瑞麗試著理解她周圍的西班牙語。



「我很懷疑！」克裡斯蒂娜說著注視著馬車移動的方向。



當她們經過了斷頭台區而沒有慢下來時，她發出一聲失望的嘆息：「可惡，那是最快的！」



「啊，我感覺到很不妙！」當她們到達烤肉區附近時瑞麗說。



駕駛者拐進了烤肉區停下了馬車。不過，瑞麗想，畢竟盧無法得到我了！



現在正是中午，數以百計的客人坐在長長的木製餐桌後面享用著午餐，炎熱的陽光被桌旁的太陽傘遮住了。



像瑞麗和克裡斯蒂娜一樣掛著陰部標籤的裸體女孩們服侍著他們。



新運來的女孩被從馬車上卸下來，趕進了烹飪區。



她們在桌子之間穿行著，經過時看到了自己血腥的未來。



在客人的碟子裡是烤的焦黃的全部或者四等分的乳房、多汁的女人陰部和所有其它可想像的女孩肉排。



完全被穿刺的女孩被從烤肉坑上運到切割台上，一個女孩在她們經過的一個大鍋裡被燉著。這裡就好像是地獄之門裡的景象。



但是，許多地方和瑞麗想像的地獄並不一樣。



首先，空氣裡充滿了客人們的歡笑和低低的談話聲。



其次，肉女孩們一點也不害怕。



相反，她們和客人們一樣的快樂而興奮的歡笑和交談著。



並且，最重要地的是瑞麗也沒有感到害怕，甚至是憂愁。



她有著自我實作品的奇妙感覺，強烈的性衝動刺激著她。



她毫無困難的想像著自己在煤上旋轉著，直到被喚醒。



一件事就像穿刺釬貫穿她的身體一樣煩惱著她，她的兄弟盧正在看著她。



哦，不必介意他。她不會讓他破壞她最後的樂趣的。



「哦，看來我還有希望！」



當女孩們到達了桌子和烤架之間井井有條的肉準備區時，克裡斯蒂娜微笑著說。



她急切的看著一個廚子拿著一把斧頭走向在一個年輕女孩。她的頭貼在一個木頭墩子上，好像睡著了一樣平靜的跪著，直到斧頭落下後才發出一聲尖叫。



她被巨大的斧頭切開，腦袋滾到了土裡，身體痙攣著彈起來後又躺在她的頭旁邊抽搐著。



克裡斯蒂娜看到當女孩看見自己的身體時，臉上浮起了一個最後的微笑，然後她閉上了她的眼睛，安靜了下來。



「啊，我猜測我還是會被穿刺！」瑞麗嘆息著，她不相信克裡斯蒂娜剛剛說的。



當下一個女孩被斬首時，克裡斯蒂娜吃吃地笑著觀看。



無頭的身體被鉤住腳一個挨一個的吊在一根橫木上。屠夫們清理著面前的一打身體，他們切下一些肉塊放在烤架上。



然而，只有很少的女孩被這樣處理，大部分都會被活著烹飪，包括穿刺、架烤，爐烤或煮湯。



「啊，看來要再見了！」



克裡斯蒂娜說著在瑞麗的臉頰上吻了一下。



一個廚子抓取了她被綑著的手腕，把她拉到了旁邊，瑞麗被留下獨自地看著廚子戳著挑選了5個女孩。



她們在旁邊站成一排，像克裡斯蒂娜一樣都有著巨大的胸部，女孩的乳房無疑是她們被挑選的理由。



廚子用混合了鹽和胡椒粉的食用油揉搓著她們鼓漲的胸部，然後，他命令了緊挨著克裡斯蒂娜站著的第一個女孩在一個烤架旁跪下。



二個女孩已經被整個放在烤架上燒烤著，廚子命令女孩向前探出身子，把她的乳房放在烤架上，她勉強微笑了一下服從了。



當她優雅的胸部在烤架上嘶嘶作響的跳動著的時候，她的臉都扭曲了。



克裡斯蒂娜是下一個，同樣勇敢的照做了。



很快，五個女孩並排跪坐著讓她們的乳房被燒烤，並努力的忍著淚水讓自己不退縮，廚子偶爾用了一枝叉子叉著乳房轉動。



當她們的乳房全都變成了漂亮的金褐色時，他讓女孩們站起來。



助手們在每個女孩的脖子上吊了一個餐盤，讓她們把冒著煙的乳房放在盤子裡。



瑞麗敬畏的看著助手拉著每個女孩走到餐桌中，為需要小吃的顧客切下乳房肉的薄片。



「哈羅，親愛的！」



當她被牽到他家的餐桌旁時克裡斯蒂娜的爸爸說。



「哦，嗨，爸爸！嗨，媽媽！你們好嗎？」



「很好，甜心，妳看起來也不錯。」她的媽媽說著對助手點了點頭，表示他們想要一些薄肉片。



「是的！……啊……啊……我猜也是！」



當女助手切下她的乳頭並一片片切開她的左乳時，克裡斯蒂娜發出痛苦的嗚咽聲，她的右乳幾乎已經都切掉了。



「瑞麗怎麼樣了？他們殺掉了她嗎？」瑞麗的媽媽好奇地問。



「我不知道？我們倆一起到了這裡，但是我在她之前就被選中了！」



「好吧，我想晚點可以找到她！現在妳好好渡過自己的美好時光吧！」



「謝謝，我會的！」克裡斯蒂娜歎著被牽到下一張桌子旁。



在走一些桌子後，她的乳房全部都被切掉了，她被牽回了準備區。



對她來說很欣慰的是，她看見在乳房烤架上的其她女孩已經被斬首了，她主動走過去等候著斧頭。



在她前面只有一個女孩，屠夫很快就處理完了她。



克裡斯蒂娜微笑著跪下，把頭放在粘滿血的潮濕的木頭上。



當斧頭砍過她的脖子，從她的身體上剁下她的頭時，她沒有任何的感覺，但立刻世界就在她面前倒了過來。



她很驚訝自己保持了很長時間的意識。



一個女人抓著她的頭髮把她的頭扔丟進一個籃子，落在幾十個其她女孩的頭上。



從那裡，她看見了她的身體被屠夫倒吊起來切開。



她甚至看到瑞麗和其她一些女孩被一起牽走，然後世界暗了下來。



瑞麗沒有看見克裡斯蒂娜被運走。她在準備桌後面忙著吮吸廚子的大傢伙。



她和其她幾個女孩被命令在廚師休息期間「服務」他們，到現在為止她已經喝下了三個她未來的死刑執行人的精液。



她只希望她的手沒有被綑在後面，這樣她也可以稍微和自己玩一下。



這一天確實充滿了驚奇，她想著喝下了廚子噴進她的喉嚨裡的精液。



最後，他們滿足了，瑞麗被命令跟著她最後服務的男人。



他抬來了四個鋼刺，瑞麗和另外三個女孩知道這是為她們準備的。



活體穿刺！無所謂了！



當他們把瑞麗抬到了一張桌子上放好後，她比平常濕了好多。



她的屁股被廚子強行抬起，鋼刺幾乎立刻就插入了她鼓脹的陰部，他開始推動它前進。



經過漫長的運動，他努力把鋼刺穿過了她的緊張的身體，從她的發抖嘴唇中被推了出來。



她感到一陣陣的黑暗，她被綑在鋼刺上舉起放到了餐桌之間的煤坑上。



她注意到她的家人從他們的桌邊對她說話，但聽不明白她媽媽說了什麼，不過她仍然試著用微笑來回答。



然後，她感到了熱，烤肉醬在她和她看見的在她旁邊旋轉著的其她女孩的身體上嘶嘶做響。



她在鋼刺上蠕動著，陰道的肌肉緊緊的包裹著鋼刺。



黑暗的次數變得越來越長，直到她再也沒有醒過來。



在回渡假地的車上，空間比來的時候充足了許多，超過一半的乘客「留在了後面」。



有女孩的家庭歡笑著討論著這個令人驚奇的日子，並且大部分都用塑料袋或容器裝著他們親愛的那一個的留下來的肉。



兩個家庭都同意這不是他們最後參觀這個地方，下次瑞麗和克裡斯蒂娜的媽媽將親自參加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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